和 树 谈 心

金 波

   读报，突然发现这样一则消息：
  　每当赫博特·魏泽教授迈步经过森林时，树木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位得累斯顿的生物物理学家决心研究树木的语言和使树木的语言变得听得见。

这则消息，对于我来说，不啻是桩重大的发现。因为在此之前，每当我走进树林里的时候，我常常认定，树和树本来在谈话，由于我走了进来，它们才沉默下来。我还认定，既然树有树的语言，当然可以通过破译而和人交谈。

当然，我这些近似童话的奇思妙想，是容易被孩子或有童心的成年人接受的。

现在，这则消息，证实了我的幻想有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事实。

据另一位物理学家施特恩·海默证实说：“在二十年前也没有人相信鲸鱼会唱歌。现在鲸鱼的歌唱已被破译。我们也将在短期内使树木的联络声音变得能听见。”

至此，我完全相信树有语言，我们可以和树谈心。

事实上，在人类生活中，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在和树交流感情，只是这种交流是在默默地进行。

默默地交流，实际上是人类用心灵的语言在和树谈心。我想起法国作家让·季奥诺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植树的人》，讲的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牧羊人，通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地植树，证实了“孤独者能找到幸福。”这位牧羊人，不知道1914年的战争，也不知道1939年的战争，他天天和树打交道，过的是“淡泊生活，尤其是心灵的宁静，给了这个老人近乎壮美的体格。”由于他和树的相依为命，他证实了孤独者“找到了过得美满幸福的好方法。”

我猜想，他几十年置身于荒芜人烟的地域，他种下一棵树，就是多了一个亲人。他在每棵树上寄托着他的希望，他要改变荒凉的现实，他只有劳作，不问回报。他和树默默地谈心，因而得到了“心灵的宁静”。他的事业是“堪与上帝比美的事业。”

我还读到了一个孩子的一篇作文：《一棵爸爸树》，他在作文中写道：“我没有爸爸，可我有一棵爸爸树，它庞大、粗壮、参天、茂盛。”“看着它，回想着父亲的模样，想着，想着，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它。我坐在树下，背靠着树干，啊，这感觉，就像靠在爸爸怀里一样。”那个爱树的孩子，就这样用无声的语言，长久地和树谈心。

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有许许多多人离开家，扛起镢头，把一座荒山承包下来。在山上，他们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在和树谈心。

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倡导人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孩子诞生的时候，或者在亲人不幸死亡的时候，都来栽下一棵树，纪念他们的良辰吉日，或者寄托他们的哀思。他们和树结下不解之缘，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悟，都通过那一锹土、一瓢水传递给了树，那些树，听见了他们的心声。

和树谈心，源于感情，源于意愿，源于思想。一个情守大自然的人，他们看重一草一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在于为后人造福。当一个人面对一棵棵树的时候，他找到了这种感情的寄托。

我希望真的会有一天，我能听见树在说话——

树像守护着大地，永不离岗的人。

人像一棵走动的树。

我们可以走向森林，和树谈心。

推荐理由：

   “树”这个字，一听便让人觉得分外亲切，我想，这种奇妙的感觉来自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聆听。在一开始，我就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和树谈心”，这仿佛灌溉了作者的无比柔情，它让我感受到了人类与大自然的亲密。当然了，它的文字更绝，流畅，悠扬，充满了梦想，那句“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听见树在说话”把文章带回了旷达遥远的心灵彼岸。

文章的第一部分，由一个消息引出了，这让我颇为意外，同时也充满了继续阅读的渴望。作者的新奇的想法，竟让我有着莫名的感动。他一直坚信着“树也是有语言的”，通过科学，人文以及自己的信念，他举的例子都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有两个例子我始终难忘：牧羊人的寻找幸福，孩子的“爸爸树”。这两则例子都是具有魅力，它们的魅力便来自于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树谈心，你会从大自然中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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